
□□ 罗伏龙罗伏龙

凤 山 赋凤 山 赋

日出凤山日出凤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23年3月31日

责任编辑：李道芝 实习生：蒙 婕6 广西民族报
GVANGJSIHMINZCUZBAU岜 莱 副 刊

□ 瑶 鹰（瑶族）

地因形胜而称誉，域因景异而享盛名。凤山
乃“环城皆山，环山似凤”而得美名也。地灵则人
杰，人杰而文兴，乃有凤山淑女罗玉霞“凤山山出
凤，凤非凡鸟”之征婚上联而名扬四海，以致远近
高人雅士钦羡向往，纷至沓来观光探胜。

噫嘻，莅山城，临斯境，一座座奇峰环城而立，
犹如一幅幅画卷迎客舒展。游客观景欣然惊叹：

“如此奇山妙水，难怪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之称”。墨
客触景生情，题诗颂扬：“古寺高居第一峰，谁敲石
鼓和金钟。玲珑玉洞秋云淡，灿烂丹崖晚照浓。泾
渭双流分白鹭，渊源九曲合骊龙。山腾彩凤朝阳
上，文笔高挥透九重。”“名胜清幽地，留题尚可观，
水流山更好，别有一人间。”

壮哉！凤山深得自然造化奇观。游客留言
点赞，诗人雅韵传扬：“地质公园世罕稀，风光无
限景迷离。千奇百异人惊叹，几度流连几度诗。”

噫嘻，何因引人流连？何由令客吟诗？此乃
入目皆画卷，触景激诗情使然也。观乎漫山林木

丰茂，茶果如珍珠撒地，八角似繁星枝头飘香。
田畴沃野连绵，庄稼青苗覆垄，稻垂金穗，麦结珠
粒。时来山地瓜果香，秋到农家收割忙，丰收山
歌终日唱，归仓笑语满车装。逢人喜道耕耘趣，
遇客诚邀进山庄。

悠哉游哉，走村串户，赏心怡情。寨倚青山
葱翠，村环碧水清溪。山泉喷珠洒玉，古井隐约
鸣蛙。绿柳掩映石阶瓦舍，修竹映衬朱柱红楼。
池塘鸭鹅呱叫戏水，庭院鸡鸣犬吠迎宾。主人忙
乎设宴酬芳客，稚孩乐兮端茶敬嘉宾。邻居邀来
与客欢聚，农友请到共席联情。米酒佳肴满桌
摆，野味山珍盈盘陈。竹笋椿芽兼土豆，香猪瘦
肉拌春芹。主人对客谦逊语：“厨艺粗糙请君
评。”噫嘻，声声深表东家意，句句饱含乡土情。
豆腐圆寓团圆意，猪合血凝和谐心。乐矣哉，甜
了心，醉了情，举杯欢饮把酒斟。以歌代言表心
意，划拳猜码乐山情。乡村悠游多雅趣，芳客流
连忘归辰。

幸哉，悠游凤山，走进诗词之乡。穿龙岩、三
门海、中亭八龙烈士陵园，老里、腾祥、廷老村屯
农家小院，处处诗廊碑林连墙合璧，多多骚客同
题共吟。或赞叹凤山奇山妙水，或歌颂先烈壮
志，或抒发志士豪情，或彰显良风美俗，或描写新
村风貌，首首激情荡漾，句句文采飞扬。于是乎，
纷纷然，众多游客抄录拍摄，欣欣然，不少文星即
兴唱和曰：“凤山出凤古来题，隐在边隅人未知。
俗美风良民重义，山高洞异景尤奇。地灵人杰金
鹏聚，水秀峰青彩凤栖。到此云游方醒悟，隆中
早有卧龙诗。”妙哉，如此题诗，这番赞叹，实则领
悟凤山山出凤，凤非凡鸟之真谛也。

或曰：“凤山山出凤，于何时计？凤非凡鸟，
有何人证？”答曰：“凤山代有才人出，老区频赋状
元诗。”明末清初科举考，罗翬鹏、罗斌夺魁旗，令
人瞩目；民国时期黄文观，诗文荟萃诵八方；巾帼
女侠为氏颂，抱敌跳崖不顾身，名垂青史永流芳；
抗日战争灭倭寇，鹤立将军创辉煌。时至当今新
世纪，凤山儿女谱新章。刘启海为航天“对接天
眼”设计师，可上九天揽月；韦萍入选国家高端人
才之列，博得“女学霸”之美名；韦道准、韦合导为
高铁轨道设计工程师，名副其实之高铁尖兵；舒
春秀、舒怡同胞亲姐妹，一门双凤凰，歌坛两巨
星。如此人才辈出，可谓凤山出凤名不虚，堪称
凤非凡鸟真传奇。武将功勋卓著，文士更著华
章，每每诗文大赛，屡屡势冠群芳，故有诗曰：凤
山子弟好儿郎，潇洒挥毫出玉章。大赛夺魁居榜
首，名传四海耀家邦。又有诗曰：凤山出凤好风
光，风清水秀育凤凰。文笔高挥书壮志，华章世
代永流芳。

噫嘻，凤山山出凤，观不尽之老区奇山妙水，
游不完之锦绣田园风光，赞不绝之感人良风美
俗，听不厌之壮烈传奇故事，赏不尽之雅韵诗
章。憾余才粗学浅，笔拙词贫，难赋其全，期盼八
方儒林雅士，续赋凤岭状元华章。

□ 杨胜涛

嫁到江团岩边的大姑，生了六个男孩，没有
一个女儿。我小的时候，大姑来到我们家里，和
母亲聊事情，她总是感叹自己没有女儿，以后走
不动了，不知怎么办。母亲摇着竹壳扇子，对大
姑说，小姑的女儿小小，现在我养着。如果你真
的想要个女儿，你就拿去养吧。

母亲说的小姑，是父亲的三代隔房堂妹。
小小，便是这个隔房小姑的女儿。小姑嫁在我
们本屯，男人是孤苦伶仃的蓝老亮。小姑和大
姑恰恰相反，她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一个男
孩。最小的女儿小小比我小三个月。小姑生下
表妹小小的时候，患上了一种怪病。小小一天
一天长大，小姑却只剩下包骨的皱皮。在那缺
医少药的年代，没有诊断的仪器，很多病都称为
怪病了。人一旦患上怪病，没钱医治，只能等待
最后那个日子的到来。

小小不到一岁，她的母亲就离开了世间。
处理后事完毕，父亲抱着瘦弱的小小，来到了我
们家里。小小和我一起挨在我母亲的身边。我
卧在左边，她就睡右边。我们一起喝我母亲的
乳水长大。小小一直把我的母亲视为她的亲
妈。

乡村有个亲约习俗。要是舅父家看中了姑
家的女儿，可以定亲。舅父家要是把姑家的女
儿定了下来，就会负责姑家女儿从小到大的衣
服和箩背，别家就不得与舅父家定亲了的女孩
子搭讪。

一次在酒桌上，姑爷蓝老亮半醉后和我父亲说，
老舅呀，我女儿小小和你家阿林从小在一起，等
小小长大了，嫁给你们家阿林做老婆，你看行不
行啊？

父亲知道姑爷说的是醉话，不搭理他。可
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小小的我和表妹小小“亲
约”之事，就像一道美丽的彩虹，跨在弄山奇峰
之巅。我和表妹小小走到哪里，村里的孩子们
总是喜欢把我们称为“一家子”。每当小朋友们
叫“一家子”的时候，表妹小小总会撅起嘴皮，抓
起木条或者小石子，追赶着那些瞎起哄的小孩
子，嘟哝着说我和林哥是共爹共妈的，我们怎么
是“一家子”。再喊，再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大人们看着满脸涨红呼呼喘气的小小，会
心地笑了。

八岁那年，小小被她的父亲蓝老亮狠心带

走了。我和小小就像一个壳子里的两粒花生
米，被活生生剥离了。

母亲用蓝靛布料缝制了一个小书包，把我
送进了小山堡脚下的弄山小学。

弄山小学只办到三年级。要上四年级，必
须得到山外的学校求学。

十一岁秋天的一个清晨，东边的番岭山上
升起了一轮红日。金色的阳光斜照于小山堡顶
上，呈现出百鸟鸣啭紫气东来的迷人幻境。没
机会上学的小小赶着一群羊儿路过我家门前榕
树下，她两条麻花辫子垂下腰间，随着叮当的响
铃声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小小转过头来，看见
坐在门槛边上打量着她的我，一朵绯红的云彩
立刻挂在她的脸上。小时候整天在一起玩泥巴
说个不停的我们，似乎变成了陌生人。我想告
诉小小，我要到山外去读书了，可话到嘴边又收

回肚子里。那天中午，在大人的引领之下，我背
着书包踏上了瑶王岭小路，到山外求学去了。
从那以后，我和表妹小小很少有机会见面了。
即使是假期回家，我们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整
天混在一起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规，束缚了
我们的脚步。

二十岁那年，我中师毕业，回到曾经求过
学的文钱小学教书。周末回家，我都要经过一
个叫作弄软的寨子。和我有“亲约”的表妹小
小，就嫁在那个小寨子里。此刻的小小，已经生
儿育女，夫家对她是百般的好。见我过路，他们
都热情地打招呼，拉我进家，劏鸡杀鸭款待我。
后来，我调离了文钱小学，到乡中心校任教，到
乡镇任领导职务，到城里工作。表妹小小和我
的往事，慢慢消散于尘埃之中。

多年以后，我带着妻儿来到了南宁，在邕江
河畔买了一套房子，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
妻子整天忙着工作，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坐
一坐和我聊一聊，我越来越觉得城市的生活
没有了乡村的纯真美好。每当这个时候，我
便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表妹小小。我
想，要是我不去山外求学，要是我不走进城市
生活，也许，故乡的小山堡周边，会有一座属
于我和小小的屋子。屋子里，火苗烧旺着，暖
气飘满乾坤；屋外，瓜果飘香，百花争妍，鸟儿
鸣啭，竹枝盘缠……

（作者系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水柜

在山腰围砌一个胸怀
水泥和钢筋就可以做水的事业
养田养地养日子
清澈得像村庄的眼睛
看山青地绿，瓜果满坡

都说上善若水
山乡的水流入六畜身上
一部分浸入幼苗的根部
一部分随着山道出山
与乡村振兴并线同行

从石头里长出的水柜
像一枚绿色的邮戳
把一座山最柔软的部分
把一个村的美丽乡愁
寄托游子，寄给远方

石狮

在凤山城。一对石狮
从土分州时代走来
依仗古老的年代感
在院门外慵懒，霸道

它们睁大双眼，张开大口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从街的两头来
到桥的两头去
交流“凤山山出凤”的话题

山溪

自山林涓涓而来
如山里涉世未深的女子
柔和、纯净、坚韧
她们坚信
一直顺势而走
就是出路

迎亲唢呐

气息
从鼓鼓的腮帮挤出
在手指的起落中
迎亲送亲的队伍阵脚生风
一场民俗的节奏
在乡间
弹奏一曲高山水长

行走桂西北
（组诗）

表 妹 小 小

阿芳第一次出门打工时，妈就教她：“做人，要
主动一点，‘嘴巴甜’能让你的工作生活顺心如
意。”阿芳应声“嗯”。

到省城后，阿芳找到一份销售工作，待遇也不
差。偏偏是她经手的生意，都泡汤。阿芳没等老板
发话，就先辞职走了人。几经辗转，阿芳到市区一
家米粉店当服务员，端粉、洗碗，什么都做。聊天
时，阿芳不是摇头，就是应一声“嗯”。老板娘问她：

“你就不能多说一句话吗？”阿芳还是应一声“嗯”。
阿芳虽然嘴笨，脑子却不歪，老板娘就让她到

前台当收银员。阿芳的记忆力超强，谁上次吃一
两粉谁吃二两粉，谁喜欢吃牛杂粉等等，她记得清
清楚楚。有时，顾客到店里遇见熟人就聊几句，她
帮点单，粉端上来，顾客照单付款。

马阿姨却不太一样，她来店里时，不让阿芳帮
点单，还经常变换吃粉，粉的份量也不固定。奇怪
的是，阿芳总能应付自如。慢慢地，马阿姨成了店
里的常客，大家也就熟络起来。一见面，阿芳主动
打招呼，马阿姨的脸，顿时像一朵花绽放。

店里的猪脚粉、牛杂粉等等，马阿姨都换口味
尝个遍。再次光顾时，她要求点跟上上次点过的
一样。上上次点什么粉？阿芳就记不起来了。马
阿姨看着她束手无策的样子，改口说道：“那就给
我点刚才客人点的粉吧，另外加一个茶叶蛋。”

私底下，大家都说马阿姨是个难侍候的人，
劝阿芳要注意察言观色。

那天上午 10 点过后，天色突然阴沉下来，眼

看一场大暴雨就要来临，马阿姨抓起刚买来的蔬
菜，拄着拐杖往外走。阿芳发现她的米黄色单肩
包落在凳子上，急忙追出去，然而马阿姨早已不知
去向。

十多天后，马阿姨刚进到店里，阿芳就问道：
“有没有落下东西？”

马阿姨盯着阿芳看了看，慢条斯理说道：“没
有啊。”

阿芳拿出那个单肩包，要他当面清点包里的
财物。背包里，有一只女式棕色钱包，里面装有一
沓整齐的百元大钞。马阿姨查看过后，眉毛霎时
皱成一团：“这钱……”这时，店里的顾客齐刷刷地
转过头来看热闹。阿芳淡淡地问：“不会吧？”说话
时，阿芳面不改色。

店里没有安装监控，这事换成谁也说不清
楚。于是，有人提议报警。马阿姨掏出手机看过
后，说：“哎呀，我患那场大病以后，记性就一直不
太好。你看，钱包里的钱，跟银行短信一样，分文
不少。”

末了，马阿姨跟老板娘说：“这妹子遇事沉着
冷静，不错不错。”

半年后，阿芳辞职回家了。于是，有人拿背包
来说事。

“阿芳要是不提，马阿姨可能也忘记了。”“她
那是自讨苦吃。”“马阿姨出尔反尔，难道你们就不
觉得奇怪吗？”

“阿芳她结婚了。”有顾客插嘴说：“阿芳嫁在
我的隔壁屯，我们事后问她，‘你嘴巴笨，怎么谈
成这门婚事？’阿芳说，‘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
在’。阿芳命好啊，结婚后，夫妻俩接管公司，阿
芳现在可是老板娘了。”

谁也没有想到，阿芳又回米粉店了。这次，她
是跟随马阿姨来吃粉。马阿姨满脸飞霞，两只圆
圆亮亮的眼睛，像两盏小灯笼；阿芳见到老熟人，
就点头问好，声音非常甜美。她那嵌着梨涡的笑
容，溢着对生活的愉悦。

大家都说：“阿芳背的那只米黄色单肩包，好
看！”

□ 潘国武

店里有个妹子叫“阿芳”


